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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临澧方言中存在丰富名词重叠现象的事实，为了探究促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在广泛搜集相关语料的

基础上，首先，对语料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并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稍稍对比，点明临澧方言名词重叠现象

的特点；其次，采用象似性理论，结合临澧方言中名词重叠的典型案例，从认知的角度探讨临澧方言名

词重叠现象背后的认知机制；最后，通过对临澧地区地理环境的分析以及人口变迁的考察，从历时的层

面出发，追溯名词重叠现象从古至今的演变历程，探讨临澧方言多名词重叠的原因。在构成模式上，临

澧方言共有六种名词重叠构成模式；从构成要素看，引起了形容词性和动词性语素的名词化；在语义类

型上，既可表小称、周遍义，又有专指、名词化和形象色彩。临澧方言名词重叠与象似性息息相关。中

古时期，临澧方言就保留了古语中的重叠手段，并将其广泛运用于口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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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abundant phenomenon of noun reduplication in Linli dialect, a 
thorough inquiry will be made into the reasons for this fact on the basis of extensive relevant cor-
pus. First of all, a simple classification of the language materials will be needed, and the corpus 
will be compared with standard mandarin, pointing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un reduplication 
in Linli dialect; With the iconicity theory and the typical words from noun reduplication in Li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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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ect,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behind the phenomenon of noun reduplication in Linli dialect is 
discussed; Final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geography of Linli area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change 
in trends or conditions about the population, from the diachronic perspective, the paper traces 
back to the evolution of noun reduplicat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and discusses the 
reasons for the multi noun reduplication in Linli dialect. All in all, in terms of composition mode, 
there are six typ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ituent elements, noun reduplication in Linli dialect 
caused the nominalization of adjectives morphemes and verbal morphemes. In terms of semantic 
types, in addition to the two types commonly seen in standard mandarin, one implies small and cute; 
one means generally everything. The noun replication in Linli dialect also has other meaning, such 
as, implying specific meaning, nominalization, and the words becoming vivid. The reduplication of 
nouns in Linli dialect is closely related to iconicity.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Linli dialect retained 
the overlapping means in the ancient language and widely used it in spoke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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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临澧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常鹤片，重叠现象丰富。本文主要关注临澧方言

中的名词重叠现象，即语素通过构形重叠的语法手段最终构成名词的现象。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名词

重叠的现象较少，且能产性较低，主要运用于儿语。但名词重叠由来已久，根据王建军、周梦云(2018) [1]
对汉语重叠现象演变趋势的分析可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名词重叠现象。结合王静(2018) 
[2]对敦煌变文的名词重叠研究可知，从春秋战国到唐末五代，重叠的主流方式逐渐由构词重叠变为构形

重叠，且名词重叠现象变得更加普遍。关于构形重叠的定义，历来争议颇多。冯杏实(1980) [3]在对四川

方言构形重叠现象的分析中指出：构形重叠不改变词汇意义，只通过重叠形式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而

储泽祥(2018) [4]则认为构形重叠是词重叠为短语；付欣晴(2013) [5]将构形重叠定义为重叠后词义词性不

变，只有语法意义改变。实际上，词性的改变也是语法意义的改变。基于此，只要重叠后语法意义改变，

就是本文所指的构形重叠。至于重叠所表示的语法意义，结合华玉明(1996) [6]和付欣晴、刘欢(2014) [7]
的相关文章，可大致分为空间量、动作量、性状量和主观量四种。 

临澧县地处湖南省西北部，是湖南省为数不多的官话区。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不一样的语

言环境。吕检平(2015) [8]和彭泽润、胡月(2019) [9]就将湖南地区的地理条件和方言现状相联系，试图从

地理语言学的角度做分析，虽然具有普遍参考价值，但没有精确到每一个方言点。近年来，吴莉等(2020、
2021) [10] [11] [12]将认知语言学引入汉语方言，尤其是黑龙江方言的重叠研究中，为汉语方言的重叠研

究提供了全新视角。但是此项研究目前仅限于理论和少数方言，并没有与众多汉语方言实际相结合。基

于此，本文将结合认知语言学的象似性理论和地理语言学的相关知识，对临澧方言名词重叠现象做更进

一步的分析。 

2. 临澧方言名词重叠分析 

2.1. 临澧方言名词重叠的构成模式 

临澧方言中名词重叠式的构成模式共分六种，分别为 AA 式、AA 儿式、AAB 式、AAB 儿式、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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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B 式和 AABB 式。其中，AA 式也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基式，并演变出了 AAB 式和 AABB 式。故临

澧方言中的这三种构成模式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相同，余下的 AA 儿式、AAB 儿式、AA 儿 B 式则为临澧

方言所特有。 

2.1.1. AA 儿式 
存在大量 AA 儿式的名词重叠是西南官话的特色[13]，也是临澧方言的特点之一。且 AA 儿式在临澧

方言中的能产性要强于 AA 式，可见儿化在临澧方言中的重要性。依据词汇的概念意义[14]可将临澧方言

中 AA 儿式构成的词汇大致分为六类。如下： 
1) 有关身体部位的词  例如：爪爪儿 嗝嗝儿 
2) 有关日用品的词   例如：叫叫儿 擦擦儿 拍拍儿 嘴嘴儿 瓶瓶儿 本本儿 
3) 有关食物的词   例如：心心儿 颠颠儿 瓤瓤儿 米米儿 糊糊儿 脚脚儿 
4) 有关动物的词   例如：壳壳儿 蚯蚯儿 角角儿 
5) 有关地形地势的词  例如：沟沟儿 坡坡儿 弯弯儿 洼洼儿 
6) 有关体态性格的词  例如：跳跳儿 壮壮儿 轻轻儿 矮矮儿 
在临澧方言中，AA 儿式构成模式下的词汇大多为基本词汇，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令人注意的

是，嘴、脚同为身体的器官，在经历了同样的构形重叠模式后，却拥有了不同的词汇意义。试比较以下

句子：第一“这个炊壶嘴嘴儿撞歪哒。”第二“汤底下剩的一些脚脚儿喝不得。”可见，上述句子中的

“嘴”和“脚”已经不再指身体的一个部位，而是变成了炊壶的壶流和汤底的沉淀物，符合人类思维中

用人体比喻物体的认知模式。嘴在人体的上面部分，所以把也在整个壶身上面部分的壶流称为壶嘴；脚

位于人体的最下方，沉淀物也位于一碗汤的最下方，所以把汤底的沉淀物称为“脚脚儿”。 

2.1.2. AAB 儿式 
ABB 儿式也是临澧方言中特有的一种名词重叠形式，其基式结构为 AB + B 儿。如临澧方言中的“酒

窝窝儿”一词，来源于基本词汇“酒窝”，并通过重叠词尾的“窝”加上儿化构成的。依照词汇的概念

意义，可将由 ABB 儿式构成的临澧方言词汇分为以下五类： 
1) 有关身体部位的词  例如：酒窝窝儿 尾巴巴儿 嘴巴巴儿 头发发儿 圆脸脸儿 
2) 有关日用品的词   例如：水杯杯儿 衣架架儿 车牌牌儿 袖筒筒儿 布袋袋儿 
3) 有关食物的词   例如：花生生儿 玉米米儿 瓜子子儿 橘子子儿 茶水水儿 
4) 有关情态性格的词  例如：鬼精精儿 笑蔑蔑儿 
5) 有关处所的词   例如：山洞洞儿 水沟沟儿 泥坑坑儿 屋顶顶儿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词汇中，在有关食物的词中出现了“瓜子子儿”和“橘子子儿”这两个词汇。

其实，在 AA 儿式的举例中，就可以注意到，临澧方言中的“瓶瓶儿”和“本本儿”相当于普通话中的

“瓶子”和“本子”。按照学界目前在普通话形态层面的语法共识，“子”属于典型的名词后缀。基于

此，临澧方言中重叠第二音节儿化的构形手段所起的作用，与“子”作为词缀在普通话中所起的作用是

一致的。也就是说，在“瓜子子儿”这个词中，“瓜子”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名词。并且，在临澧方

言中，“瓜子”一词是可以单说的，比如：“老板，给我称斤瓜子。”完全具备一般名词的功能。但在

临澧方言中，“瓜子子儿”一词也具有上述“瓜子”的意思和用法。两者几乎并行。不过它们仍然有细

微区别。试比较：“我在嗑瓜子。”和“来，我也来磕个瓜子子儿！”明显在使用“瓜子子儿”一词时

语气更加戏谑夸张。“橘子子儿”与“橘子”的关系同理。这种现象可能是普通话词汇进入临澧方言后

被同化导致的，也可能是临澧方言固有的重叠第二音节儿化语法格式泛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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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AA 儿 B 式 
AA 儿 B 式在临澧方言中分布范围相当广泛，且大多数词都形象生动，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按

其概念意义可大致分为三类： 
1) 有关身体部位的词  例如：眯眯儿眼 张张儿耳 钩钩儿鼻 弯弯儿眉 
2) 有关日用品的词   例如：格格儿纸 筒筒儿袜 跷跷儿板 蹦蹦儿床 伢伢儿书[15] 
3) 有关食物的词   例如：搅搅儿糖 棒棒儿糖 坨坨儿面 瓶瓶儿醋 
上述例子中，除了从普通话中吸收并同化的跷跷儿板、棒棒儿糖外，还有根据此规则类推出的坨坨

儿面、张张儿耳等独属于临澧方言的词。 
综上所述，比起普通话，临澧方言的名词重叠构成模式更加丰富。 

2.2. 临澧方言名词重叠的构成语素 

词是由语素构成的，临澧方言中构成名词重叠的语素可分为四类：名词性语素、量词性语素、动词

性语素以及形容词性语素。 

2.2.1. 名词性语素 
由名词性语素重叠构成的词如：花花儿、布娃娃、衣架架儿、伢伢儿书、汤汤水水等，多带有物质

名词的特性。在构成模式上基本涉及临澧方言名词重叠构成的所有模式，语义类型丰富且使用范围广泛，

是构成临澧方言名词重叠式的主体。 

2.2.2. 量词性语素 
与名词性语素重叠相似，量词性语素重叠构成的词在临澧方言中的使用范围也较广，例如：袋袋儿、

瓶瓶儿、块块儿等，根据用途分，多属于物量词。 

2.2.3. 动词性语素 
此类词在临澧方言中的数量也比较多，大都具有形象义，例如：叫叫儿、拍拍儿、系系儿、扇扇儿、

擦擦儿、跳跳儿等，其重叠语素多具有及物动词特性。由于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一些动词可以按 AA 式

进行构形重叠，例如：衣服脏了，我给你擦擦。这句话中的“擦擦”和临澧方言中的“擦擦儿”在语音

和字形上相似，但在语义和语法作用上都不一致。这就导致交流时会造成误解，产生不便。 

2.2.4. 形容词性语素 
当然，形容词性的语素也可以进一步细分。在临澧方言中，多为具有性质形容词性的语素重叠构词，

如：矮矮儿、壮壮儿、轻轻儿、弯弯儿、瘪瘪儿。这类语素重叠后在语义上程度有所加深，甚至作为事

物的典型特征指代事物本身，从而名词化。 
从各个性质的语素构成名词的构成模式看，AA儿式的构词模式占据了临澧方言名词重叠的优势地位。 

2.3. 临澧方言名词重叠的语义类型分类 

依照语义类型可将临澧方言的名词重叠分为五类，有表喜爱亲昵义的词、表形象色彩的词、表周遍

义的词、表专指义的词，也有表示名词化的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语义相似，都表色彩义。第三类和

第四类则语义相反，泛指义与专指义相对。而最后一类则属于名词化，是名词重叠式中的特殊现象，常

见的有动词名词化以及形容词名词化。 

2.3.1. 表喜爱亲昵义的词 
此类名词重叠式多充满生活气息且富有撒娇意味。例如：揪揪、杯杯儿、花花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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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表形象色彩义的词 
感情色彩和形象色彩都属于词语的色彩义。表形象色彩的词语的构成模式要多于表感情色彩的词语，

如心心儿、拍拍儿、轻轻儿、鬼精精儿、眯眯儿眼、搅搅儿糖等 AA 儿式、ABB 儿式以及 AA 儿 B 式。

而且，表亲昵喜爱义的词在重叠时多为名词性语素的重叠，而表形象色彩义的词在重叠时包括名词性语

素、动词性语素和形容词性语素的重叠。由此可得表形象色彩义的名词重叠在构词能力上强于表喜爱亲

昵义的名词重叠。 
除了表色彩义的词汇，还有表示每一、周遍义的泛指名词和专指名词，这两类名词重叠是从词的概

念意义的所指范围出发做出的分类。 

2.3.3. 表周遍义的词 
这类词在临澧方言和现代汉语普通话中都存在，比如：上上下下、旮旮(儿)旯旯(儿)、花花草草、老

老少少等，表示每一个方位、每一个角落、所有的花草和人，具有每一、周遍义。与之相对的，临澧方

言中存在名词重叠表专指义的词。 

2.3.4. 表专指义的词 
这类词是临澧方言中特有的，其出现原因可能是引进了汉民族共同语中表泛指义的词后，在重新分

析的过程中出现了词义范围上的对称。比如：跳跳儿、矮矮儿、刮刮儿匠、鬼精精儿、瓶瓶儿醋等，表

专指，词义范围缩小了。 

2.3.5. 表名词化的词 
最后一类表名词化的名词重叠大致分为动词性语素重叠如：叫叫儿、擦擦儿、系系儿等，以及形容

词语素重叠如：瘪瘪儿、颠颠儿、轻轻儿等。这类词在临澧方言中只有 AA 儿一种构成模式。其实，在

汉民族共同语中也存在名词化，例如学者，是以词缀为语法手段进行名词化。不过，以重叠加儿化的手

段表示名词化，的确是临澧方言名词重叠的特点之一。名词化之后的词语不仅在语义上指称事物，而且

具有了名词的功能。实际上，临澧方言名词重叠基本上就是名词化的体现(除名量词性语素外)。 

3. 临澧方言名词重叠背后的认知机制 

众所周知，语言的差异反映了思维方式的差异，不同语言在语法方面的特点也体现了不同思维方式

的特点[16]。研究临澧方言的名词重叠背后的思维方式，就是从语素通过构形重叠构成名词的语法角度入

手，结合象似性理论，去分析当地人们思维方式的特点。 
象似性理论和语言重叠现象的渊源颇深，学界针对这两者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17]。以下将从距离

象似性、映像象似性和数量象似性[18]三个角度出发，分析临澧方言名词重叠内在的认知机制[19]。 

3.1. 距离象似性 

距离象似性，指认知上相近的概念，在语言表达的时空上也相近。例如：“苕苕儿”在临澧方言

中指愚蠢的人，认知机制为：食物—人，属于典型的实体隐喻。但是面对这一认知机制，还有大量不

同的食物可以选择，为何偏偏要选择红薯作为隐喻愚蠢的人的本体？事实上，根据距离象似性原理，

可以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在临澧方言中，还存在一个比“苕苕儿”语义更重的词“蠢苕苕儿”，

大致意思可理解为：像红薯一样愚蠢。也就是比愚蠢还愚蠢。在这一词汇中“蠢”和“苕”连用，显

示出这两个概念在人们的认知上非常接近。究其原因，与经常吃红薯的人或动物有关，或许是吃红薯

时人们呆头呆脑不机灵的样子赋予红薯愚蠢的意义，抑或者是土里土气经济上不富裕的人们才会经常

吃红薯。总之，正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红薯和看起来呆头呆脑的人经常同时出现，所以它们在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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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也慢慢缩短，越靠越近直到组成“蠢苕苕儿”这样的词汇，从此愚蠢和红薯彻底挂上钩。慢慢

地，“苕苕儿”也成了愚蠢的人的代称。与之相似的还有“鬼精精儿”一词，意指像鬼一样精明的人。

比如：“这个小伢是个鬼精精儿。”意为这个小孩子特别机灵。“鬼”和“精”的连用，体现了在人

们的认知中鬼属于精怪的一种，其形象具有精明机灵、捉摸不透的特点。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也会

亲昵的称呼机灵的小孩子为小鬼，可见“鬼”和“精”两个概念十分接近，是汉民族共有的认知之一。

但在临澧方言中，“鬼”和“精”连用，直接在语言的角度揭示了汉民族的这一内在心理，完整体现

了人们的认知过程。 

3.2. 映像象似性 

映像象似性，即人类感官对事物的直观映像,决定了此事物在语言上的表达方式。临澧方言中有一些

名词重叠式比如“吊吊儿”，其所指是秋千，通过重复“吊”这一动做来描述秋千需要被绳子一直吊着

的状态，从人们视觉感知的角度，直观体现了人们对动作持续状态的关注。故特意使用重叠的语法手段

表示动作的持续进行，而持续保持这一状态的秋千也就在临澧方言中被称为“吊吊儿”。也就是说，被

一直“吊”着是秋千给人最明显的视觉特征。再比如上文提到过的“叫叫儿”，是用口哨承载的命令性

质的功能来代指口哨，表明口哨这一物品多在集合人员、操练或体育运动时使用，下达命令是口哨最典

型的特征。重叠加重了“叫”这个动作本身的意义，突出了口哨专门用来发号施令的特点。再比方“擦

黑黑儿”一词，其认知机制为：天色—时间，在临澧方言中指黄昏，也就是说当人们观察时间时，天色

是一个重要的注意点。与其相似的从视觉感知角度出发的词汇还有壮壮儿、矮矮儿等。除了上述 AA 儿

式，还有 AA 儿 B 式的重叠式，例如“搅搅儿糖”，指麦芽糖，因为粘性大，从容器中取出来需要不断

的拉扯搅拌，这一动作在语言上的重复，一方面体现了麦芽糖在人们视觉上和触觉上不断重复拉扯的粘

稠感，另一方面在听觉上，音节的重叠也体现出了麦芽糖的粘稠感。 

3.3. 数量象似性 

数量象似性，即重叠表示量的增加。临澧方言中的构形重叠，使得语言形式变得更加复杂。根据数

量象似性原则，这些重叠式的语义也会变得复杂。比如“扇扇儿”一词，指称扇子。正因为扇扇子的动

作需要不断的重复，使得“扇”这一动作具有了延续性，所以在临澧方言中使用了重叠形式加上儿化的

手段来指称扇子。这属于动量的增加。也就是说，重叠后产生的名词与原有语法单位的语义内容相比起

来更加丰富。与之相似的还有“擦擦儿”一词，指橡皮擦。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橡皮擦需要多次擦拭才

能够擦干净。故临澧方言中，将擦这一动作在语言中重复，表示为具有多次擦拭功能的物品，即橡皮擦。

此外，还可以表示程度量的加深，比方“跳跳儿”一词，意为活泼好动的孩子。即重叠“跳”这一动作

强调突出了孩子活泼好动的性格特点，反映了动作的延续性。除了上述的 AA 儿式，还有 AA 儿 B 式、

AABB 式的名词重叠式也体现了数量象似性。AA 儿 B 式的名词重叠比如“格格儿纸”一词，指印有格

子的纸张，这样的纸张上往往具有多个方格，故重叠“格”字表数量的增加，多个方格组成的纸张就是

“格格儿纸”。AABB 式的名词重叠例如“日日夜夜”，指每一天，是在基式原有意义的基础上重叠延

长了时间，不单单指一天一夜而是无数的日夜，这无疑体现了时间量的延展。 

4. 临澧方言名词重叠形成分析 

4.1. 临澧属于西南官话区 

由于临澧县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上所经历的几次人口迁徙，使得其虽位于湖南境内，却不属于

湘方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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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临澧县位于湖南西北部，湘鄂贵三省交界，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看，在日常经济文化交流的过

程中，临澧方言就受到了西南官话的大量冲击。其次，临澧县，古称澧州，是历代汉族人口南迁的主要

迁入地之一。有西汉时大量迁入的关中人，他们的到来奠定了北方方言作为临澧的地方方言的基础；有

西晋时迁入的河东人；有唐代迁入的大批中原人士，他们进一步强化了临澧的方言基础。到了宋代，随

着北方战乱频发，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迁入澧州的人口数持续增加，他们很有可能奠定了临澧地区官

话的基础。至于元末明初，大量人口从江西吉安、樟树等地迁入临澧，又使得临澧方言在语音上带有一

些赣语的遗留色彩[20]。 

4.2. 西南官话中重叠现象广泛 

重叠是人类语言中一种常见的手段。汉语中的重叠包括构词重叠和构形重叠，在西南官话区，构形

重叠能产性较强[21]。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了重叠现象，彼时的重叠以拟声词和形容词为主。秦

代以后，名词、量词、动词等的重叠形式逐渐出现，重叠作为一种语法手段经过类推被逐渐泛化，记录

在各种文献中。重叠的构成模式也由单音节的重叠模式进一步发展，出现了 AABB 式。唐宋时期，发源

于先秦的构词重叠的能产性下降，构形重叠逐步成为主体。这与唐宋时期变文、传奇和话本等民间文学

的兴盛有很大的联系。在汉语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重叠构词手段逐渐丧失其能产性，只有少数具有量词

和儿语性质的词还遗留在现代汉语中。但在西南官话地区，重叠构词这一语法手段并没有丧失其能产性，

相反，它依托口语，并且在口语中进行了广泛的类推，至于泛化。这就解释了临澧方言中种类数量极多

的名词重叠现象。 

5. 结论 

综上所述，首先，进行了对临澧方言名词重叠现象的描写与分析。在构成模式上，共具有 AA 式、

AA 儿式、AAB 式、ABB 儿式、AA 儿 B 式及 AABB 式六种。其中 AA 儿式占优势。在语义类型上，除

了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常见的表小称、周遍义之外，还具有专指、名词化和形象色彩。从构成要素看，实

现了形容词、动词性语素的名词化。其次，分析了临澧方言名词重叠背后隐藏的思维方式。依据象似性

理论中距离象似性、映像象似性和数量象似性的相关原理，从认知语言学概念出发，详细解释了临澧方

言名词重叠式所体现的认知机制。最后从地理和人口迁徙的角度说明了临澧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并从古

代汉语的角度出发，解释了西南官话在中古时期保留古语中的重叠手段，并广泛运用于口语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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